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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有闲，遂与妻去看岩马水库。到
了地才知道人家已经改名为岩马湖了。呵
呵，这湖和库一字之差，感觉就一下子高
大上起来。

湖东岸有个寺沟村，这里水果比附近
的其他地方总要早成熟一些天，估计与其
背靠大山、濒临大水的小环境有关。

我三十七年前曾经在山亭区工作过，
结识了一位叫刘进军的农民朋友。这三十
多年间虽然没有间断联系，但现在算来也
有不少时间没有见面了。

游完湖，开车往东就到了寺沟村的樱
桃批发市场。时间还早，市场上只有几个
收购樱桃的常摊，卖樱桃的果农极少。摊
主告诉我们，种植户正在摘樱桃，要到下
午三四点钟以后才来，那时候才热闹哩。

樱桃市场的对面，有一家叫作汇金源
的樱桃种植合作社，牌牌旁边站着一个汉
子，感觉有点眼熟。走近一看，居然就是
刘进军。

进军非常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又把我

们引到一家樱桃园里品尝樱桃。干了三十
多年樱桃种植活的我一眼看中了那棵黄蜜
樱桃，黄中带红，晶莹剔透，非常诱人。

黄蜜不属于最早成熟的樱桃品种，但
这里的黄蜜比枣庄其他地方要早五六天，
显得格外稀罕。提前上市，肯定能卖个好
价钱。近前一问，果然一斤可卖十六元，
比普通品种高了近一倍。

妻说，这棵树的樱桃好吃，买点回去
送亲朋好友吧。于是，我们开始摘樱桃。
这满树的樱桃看似可爱，但要把它们都摘
下来，却煞是费劲，摘了好一会才摘完四
分之一。民间有谚樱桃好吃树难栽，我想
应该更正为樱桃好吃果难摘才贴切。

一直摘到下午两点多，一树樱桃才算
摘光，三四个人都累得可以。农民朋友的
种收之苦，从摘樱桃可见一斑。

留下妻跟树主人算账付款，我再次走
到樱桃市场，只见市场里已挤满了载着装
满了樱桃的大箢子小筐子的三轮车，果农
们辛苦了一上午摘下的樱桃，都拿到这个

村子里的小市场排队出售。说是村级的小
市场，其实也不小，一位穿着市场监管制
服的年轻人忙上忙下，安排车辆，疏通道
路，维护着市场秩序，很是辛苦。

陪着笑脸小心问价，卖樱桃的老汉或
者大妈都笑眯眯地回答，八块，或者九
块，一点儿没有弹嫌俺光问不买。因为市
场里见不到黄色的樱桃，也没有打听到黄
蜜樱桃的真实价格。

尝了尝市场里的各色樱桃，品质还可
以，但没有一个能与黄蜜樱桃相提并论
的。优质优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回到合作社，与进军兄聊了几句，得知
当地今年的樱桃价格还算可以，从四月底
的四五十元一斤，到现在的十块钱左右，价
格和往年并无多大区别，而且销售量也很
平稳，没听说谁家的樱桃卖不出去。最近
几天上市的樱桃大多是早大果和美早两个
品种，红灯基本上处于扫尾阶段，价格一般
在八九块钱一斤上下，双胞胎的畸形果，挑
一挑也能卖到三块钱左右。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有些地方出现了樱
桃滞销的视频，都是些自媒体的视频，也
难辨真假，弄点噱头赚点流量也未可知。
现在，从寺沟村这个樱桃小市场的情况来
看，枣庄地区的樱桃并不难卖。

进军兄还告诉我，只要管理到位，一
亩地樱桃拿上两千斤的产量还是可以办到
的，如果品种选得再好点，一亩地收入还
是能有一万元左右的。

难怪市场里卖樱桃的农民朋友都乐呵
呵的呢？

琳琅满目的樱桃，熙熙攘攘的果农，
忙上忙下的收购商，辛苦维持秩序的市场
管理员，还有看热闹的我，共同构成了一
幅美妙的乡村振兴画卷。

一个村子，有了产业才会有活力。这
个产业不一定千篇一律，都拾人牙慧般地
去种樱桃，也可以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
区位优势或者别的什么资源优势弄点特色
产业，不要着急，慢慢摸索，稳稳滚动，
找准发力的方向，一定能够形成一个老百

姓自己喜欢参与的产业，大家都喜欢的就
是最佳选择。

别小看这一点樱桃红，它连接的却是
百姓们最关心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快三点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寺沟
村和越来越热闹的樱桃市场。在“湖坝”
东首的一家农家餐馆简单吃了点东西，我
们就匆匆赶往新城，黄蜜樱桃肉质较软，
不适合远途快递，也不能久放，要送亲朋
好友，时间还得抓紧。

开了一天车，跑了接近二百公里，身
体感觉很疲惫，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欢
喜，因为咱们枣庄樱桃的价格，还是值得
圈点的。

农民是最辛苦的人群，他们是最需要
关心支持的一群可以让上天都掉泪的苦人
……

让我们都来伸出双手，帮他们一把，
到他们的园子买点樱桃，抑或在网络上替
他们说几句好话，比如像我这样，说说他
们卖樱桃的故事……

一点樱桃红 染出百姓乐 □安广池热眼观世

琳琅满目的樱桃，熙熙攘攘的果农，忙上忙下

的收购商，辛苦维持秩序的市场管理员，还有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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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儿童六七个，八九十枝花。”在这姹
紫嫣红的花世界里，有绽放在三月东风中的桃花，有笼罩在四月烟雨
间的梨花，同时一定还有氤氲在五月江南里的栀子花。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
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在轻轻吟诵唐代诗人
杜甫诗句的同时，你肯定会深深地感悟到栀子生命力的坚毅与顽强
——只要沉沉的春雷平地炸响，谁都可以随便在斑驳的老树上扳下一
枝，有意或者无意扦插在刚刚播种的秧田里，不出二十来天，再把扦
插的栀子轻轻地拔起来，你会惊喜地发现，那扦插在泥土里的茎上，
已经萌发了许多柔嫩雪白的须根；如果萌发出闲情雅致，你不妨将它
移栽到房前屋后的任何地方，然后基本不用管理，也不用怎么操心，
单等着它在五月里为你绽蕊，为你开花，让你看它的素洁高雅，让你
闻它的浓香馥郁。

老家的院子里有几棵栀子树，它们的个头都不是很高，形状也其
貌不扬，我在上小学之前根本没有留意过，更不必说对它有什么好感
了。倒是母亲一直悉心地呵护着它们，即使每天辛辛苦苦地劳作回
来，也不忘为它浇水、除草、治虫；尤其到了含苞欲放的时节，母亲
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窃喜的笑意，有时竟在树前长久地伫立。那时，
我并不明白母亲到底有什么心思，只是觉得栀子的每一枚树叶，好像
是我那既是邻居又是同桌的长辫子姑娘的大眼睛。

栀子树属低矮的常绿灌木，一株栀子会蓬蓬勃勃分蘖成一大片。
每当阳光一阵暖过一阵甚至有点热时，每当雨水一阵透过一阵甚至有
点大时，每当新叶一阵绿过一阵甚至有点翠时，栀子叶间便孕育出一
朵朵白色的花朵。这时的母亲不再仅仅是窃喜了，她的鬓边不知什么
时候已经插上了两朵，那乌黑的头发与乳白的花朵搭配在一起，真是
玉凿天成，巧夺天工；她上衣的口袋边还别了几个小小的花骨朵，人
走到哪里，香气便飘溢到哪里。

邻居的女孩也顾不得什么羞赧，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怯怯又颤
颤地与我商量，是否也能让她摘上几朵放在罐头瓶里，这样既可以摆
在窗前做摆饰，又可以敞开心扉闻香气。我无法在她面前趾高气扬，
也不会毫无道理地一口否决，毕竟从小就在一块长大，我没有任何赞
成或者反对的言语，用无声的方式算是默认了她的请求。

不过从那以后，我开始对栀子花产生了不满情绪：为什么只有白
色的呢？五颜六色的该会多么逗人啊！——五彩缤纷，色彩斑斓，凸
显着花的魅力与情感，正如那绯红让人热烈，鹅黄给人温馨，粉蓝使
人深沉。而事实上，栀子花的白却传递着更丰富的内涵，它清晨里闪
着露珠的乳白，是那般清纯；它花苞上缠着淡绿的嫩白，是那般可
爱；它花瓣上透着淡黄的洁白，是那般无瑕！

我在栀子花的清香中一天天地成长，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帮助，
父母的关爱——如栀子花的清香围绕着我，让我成长的故事中贮满了
欢笑，充盈了温馨。可是时空变换，斗转星移，我早已离开了生我养
我的那方热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每天晨起时，用鼻去闻栀子的
清香，用手去摘栀子的花蕾，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电脑前，打开

“千千静听”，跟着何炅轻轻地哼唱着 《栀子花开》：“栀子花开呀开，
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
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娓娓的歌声似天籁之音在耳边飘荡，心底积压许久的郁闷，顿时
随了这淡雅清丽烟消云散。在这轻悠旋律的背后，怎么不能让我想起
那些朦胧且日渐淡漠的岁月？尤其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季节，我在乡
村的母亲肯定又将栀子花插上了鬓角，幸福又知足地从阡陌尽头走
来；邻居家的小女孩想必和我的同桌一样，也将装满了栀子花的罐头
瓶摆在向阳的窗沿。与此同时，我也仿佛听到了栀子插进泥土的枝
条，在欢快地歌唱；我也仿佛闻到了那洁白的花瓣，在散发着迷人的
暗香；我也仿佛感到寂静的枝头之上，灵魂一直在伴着香气升华，升
华！

恍若之中，我自己也摇曳成一株生不求沃土、凋不露悲情的栀子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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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翻腾的麦浪

已经涌动了一个冬季和一个春季

过去的秋季只是甩动了一下尾巴

就把决绝的成长交给了漂亮的睫毛

睫毛眯起了眼睛

让冬眠进入缤纷的梦境

只有黝黑的面孔

透过眼睛的窗口

始终保持一抹茂盛的绿意

手指在季节的锄把上舞动

并变换着不同表情的衣裳

在土地竖起的坚实壁墙里

古老坚韧的发丝穿越冬季厚重的霜冻

让睫毛翻了个身

一眨眼

再翻个身

在崭新的春季里

把整个过去装扮得金光闪闪

一片汪洋

待到麦浪金黄

家家户户的灶台上就响起了隆隆机鸣

跃动的火苗在急切收获的灶膛里燃烧

奔驰不息的步履踩翻白昼黑夜

阡陌交织

把星星月亮编织进丰收的布锦

以此来收获太阳最耀眼的光芒

饱实的麦粒说：

这是收获的季节

所有的时间都要写下充盈

所有的沉默都要一展歌喉

像大海那样一浪高过一浪

一浪高过一浪地歌唱

麦浪歌唱
□胡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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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从网上购买了一只紫砂钵。本想当烟灰缸用，拿到手后，竟发
现砂钵直径达八九公分，太大，不适用。弃之，又觉得太可惜，毕竟是一
紫砂器。左顾右盼，忽然发现堆在书架上的雨花石，于是，抓一把，放进
砂钵中，砂钵紫红色的色彩，与白白、绿绿、黑黑的雨花石相辉映，色彩斑
斓，甚是好看。

过了两天，突发奇想，在砂钵中接入清水，清水一钵，再看那雨花石，
仿佛活了，像一只只不同色彩的明亮的眼睛，机灵灵地望着这个世界。
有一种水清月明的澈然感，有一种乾坤朗朗的豁然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朋友那儿采了一朵生出气根的吊兰，放入紫砂
钵中，水养之。几年下来，吊兰分叉，如今，紫砂钵中，竟是盈盈一绿。

放置书桌上，隔两三天，更换一次清水。钵常红，水常清，兰常绿，色
彩莹目，意趣盎然。眼前，便觉青山绿水，云蒸霞蔚。

此等行为，纯属偶然，纯然无意。
可不承想，后来读书，竟然发现我的行为，居然接通了中国古代文人

的一脉风雅。“清泉养石，石上种蒲”，自唐宋始，就是传统文人的至爱。
所谓“清泉”，实则就是“盆水”，盆中蓄水，即谓之“清泉”；所谓“石上

种蒲”，也并非一定是将蒲种在石头上，很多时候，“盆”即是石，盆中种
蒲，即为“石上种蒲”矣。

金农《杂画册》收有多幅“菖蒲图”。其中两幅，都是将菖蒲种植在石
盆中。石盆厚实、苍古，有金石气；菖蒲密集、葱郁，散溢着勃勃生机。画
图所彰显的，就是“石上种蒲”之意义。

其中一幅，题诗曰：“香绿茸茸一寸根，清泉白石共寒温。道人好事
能分我，留取斓斑旧藓痕。”

对此，知名文化学者朱良志先生，评之曰：“一寸根，一份情，一种绵
延的念想，一缕永葆清洁朴实本心的信念，随着菖蒲绿意在生长。”

菖蒲“寸根”，不长，不巨，小而矮，可其关键，是“绿茸茸”，是藓痕斓
斑，是“共寒温”。金农所表达的，是一份鲜活的生机，是物我相融的朴实
本心，是一种美好事物要分享的共享理念。所以说，“一丛无名的微物，
寄托着艺术家对生命价值的驰思”。

其实，不仅古人如此，今人亦喜欢清泉白石，喜欢石上种蒲。
作家王祥夫先生，特别喜欢于案头摆一块上水石，或者摆一盆菖

蒲。上水石上，亦多置小草小花；至于菖蒲，他说：“唯有那种金钱菖蒲和
虎须菖蒲顶顶适合养在案头。”至于为什么“顶顶适合”，文中他并没有阐
明，或许，他是喜欢菖蒲的那“碧绿的一窝”？

菖蒲，也是开花的，花叶并赏，案头养一盆菖蒲，不俗。
忽然想起，小时候家居乡村，父亲石槽种花的事情。
石槽，是长方形一青石石槽，槽壁极厚，表面有凿子凿出的花纹。庭

院中，有一棵石榴树，石槽置于石榴树下。
村前一河，谓之白浪河。河岸沙滩，多石，是白矾花石。白润的底

子，上面布散着红、黑色的花纹。父亲捡几块较大的白矾花石，置于石槽
中，然后，在石槽中，水养水浮莲或者水葫芦。

水浮莲，开花，黄色或者白色。花浮水面，随水而涨，黄色灼灼，白色
莹莹，在绿叶的衬托下，都让人觉得美。水葫芦，结一些葫芦状的果实，
盈盈一碧，济济一堂，把个石槽挤得满满的，一派葱郁，也让人觉得好。
尤其是新雨之后，石净而白，叶鲜而碧，花艳而香，仿佛天地之灵气，之秀
气，皆聚于此。

多年之后，怀想父亲石槽种花的事情，方觉得，父亲虽无传统文人的
那份“文气”，却也得一份风雅。

对于自然之美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红楼梦·第十四回》写探春房间布置：“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

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
格，泉石野生涯。”

这幅《烟雨图》，对于探春来说，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对联中的“泉石
野生涯”，却是大好。它告诉人们：泉石之养、之供，供养的到底是一份野
趣。块石盆水之中，寄托的是一份沟通自然，寄心性于山水的自然情怀。

清泉，白石。无娇艳之美色，无尊贵之名声，一派素朴，却又一派典
雅。说到底，所表达的，还是人的，尤其是文人的一份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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